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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看真实的世界！ 





图：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五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北中正纪念堂，排出立体莲花图形，映衬宝蓝的“真善忍”三个大字。




















有学员表示看到当时天空有数以万计的法轮不停地旋转着。 


几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太阳底下不吵不动，参与的学员从五岁到七十几岁都有，但现场却悄然无声，修炼人祥和庄严的氛围，感染着周遭的人潮与遊客。在一旁散发真相简介与莲花书签的学员表示，每位经过的民众收下资料后也不禁停下脚步张大眼睛看着。许多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坐在阶梯上静静观赏，更有很多大陆遊客拿着相机与摄录影机不停拍着。


“哇！好壮观喔！”台北市民惊讶地说。来自大陆重庆的多名观光客，静静地坐在一旁台阶上，观看眼前这一幕，他们神情愉悦，低调地表示：“很好、印象非常深刻！” ◇











好人郑秀芝遭迫害


        她是一位平凡而又普通的人，曾被鉴定为八级工伤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


然而，在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由于她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唐山市开平劳教所残忍迫害后失去心智，精神失常。回家后，清醒过来，是大法给了她又一次新生。让我们走近她，倾听她的诉说。


病魔缠身 痛苦煎熬


    我叫郑秀芝，女，四十九岁，是河北省唐山市钢铁公司二炼铁厂（原北区动力厂）给水一车间废水回收站室的职工。一九九四年我在热网车间小空压站室上零点班时，因一氧化碳中毒，留下后遗症，鉴定为八级工伤残。除了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我还有肌肉萎缩、风湿性心脏病、胸椎变形、颈椎增生，双眼视力不到 0.1（0.08），头痛、头晕，上吐下泻，心脏每分钟跳五十五到六十下，并伴有间歇。为能坚持上班，在厂附近租房住（我家离工厂较远，坐不了班车）。


我的丈夫为照顾我不得已辞退了工作。我因为不能正常吃饭、喝水，抵抗力下降，腰弯成了九十度，做CT也没有检查出什么病，无法医治。到一九九六年几乎不能进食，喝一点水洇洇嗓子也要引起上吐下泻、头晕头痛，心脏病也开始犯，上吐下泻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夏天穿着毛衣，几乎不能自理，不能照顾幼小的孩子，父母双亲和弟妹还要照顾我和孩子。我给家庭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和痛苦。


一朝得法 重获新生


    一九九六年八月底，我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跟着别人去炼功点，到那也不会炼功动作，也没有看书，只是在那坐着看着别人炼，等别人炼完功，我也好了，一切病症全部消失！


神奇的功法使我真正感受到“真正没有病是什么滋味”，比我年轻时没病身体最好的时候还要好不知多少倍。其实根本就没有语言能表达那美好的感受。第二天，我就上班了，身体一身轻。到了班上主任和工友都问我是怎么好的，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和身体好了的经过，他们都为我高兴，也给他们减少了许多麻烦。


从那以后，我开始按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领导分配什么活也不挑、不怨，兢兢业业的干活，善待别人，工作中不等、不靠、不攀。努力干好工作，给领导减少了麻烦。


变态迫害 精神失常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被绑架到唐山开平劳教所，二零零一年六、七月份时，被强迫看电视并被警察和普教重点监视，不许我的眼睛离开电视，日夜不许去厕所，不让睡觉，在大屋子里得坐直了，身体不让放松，双手放腿上不许动，又累又乏又困；不知不觉稍微放松一下，就会遭到警察和普教的拳打脚踢。我想闭眼，她们就连拽带捅、连喊带叫的大声说：“你不想听，也得往你脑子里灌。不听也得听，就从你耳朵往你脑子里灌，都得给你灌进去！”我们开始绝食抗议。


刚开始恶警对我说：“现在都一百人轮过来跟你说了（你还不转化），那也不怕，还有四、五百人呢，都给你轮着说过来。”当时我已经几天几夜没吃饭、没喝水，还不允许睡觉，在这种杂乱、高声、极其邪恶的环境下，在遭到野蛮灌食和不许睡觉的精神与肉体双重迫害中，头脑出现极度的烦躁，心智开始散乱，眼神不稳。后来被迫害得已经不会思维，已没有了对事物的正常的思考能力。迷迷糊糊的我只记得恶警魏涛先是一只手，好象握着东西似的在一侧脖子上下地比划着，嘴里说某某某在什么地方拿什么东西往自己的脖子上，说到这就见魏涛一边说一边又换了一只手用同样的动作在另一边脖子上比划着，接着说是怎么不让她炼就自杀等话。从这以后，在被他们围攻迫害中，我的脑子里总是出现魏涛所说的话和他的那些举动。随着影像出现的次数的增多印象也越来越深。有一次，反应得特别强烈，我的右手不自觉地握起了身边喝水的玻璃瓶，往下一蹾，不知怎的自己已躺在了地上，右手举着半个玻璃瓶就往自己右边脖子上使劲来回划动（当时也没破皮，也没出血），不知怎的又换到了左手，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不知来回划动了多少下后，好象什么都停止了，后来被抢救过来。


那时的我已分不清好坏善恶，完全丧失了心智，反过来还感谢他们。恶警让我入党，我就想入党（别人告诉我别入，我就没入），说我“自杀”是炼功炼的，我就认为是炼功炼的。他们还恶毒的找来电视台记者采访、录像，特意让我扬起脖子，露出伤口，长时间的录像，并让我承认“自杀”是炼法轮功炼的，我就麻木不仁地承认是炼法轮功炼的；他们跟我要锦旗，我就给他们买锦旗，完全站到了邪恶的一边，欺骗着不明真相的世人，成了它们利用的工具，成了他们的帮凶。说白了，已经被它们迫害成了傻子、白痴。


理智思考 坚修大法


回到家后，离开了那邪恶的环境，我的头脑开始清醒，理智的思考使我明白了信仰“真、善、忍”完全是对的。当我明白过来时，心情极度悲伤，根本没有语言能表达那极度的痛苦。从那以后，我又开始了修炼，身体逐渐恢复了。


结语


       郑秀芝从一九九九年至今一直没有恢复工作。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善劝朱连喜、张少平、刘景春、张金林、于国普、史少辉、魏涛等人，善恶有报是天理，真心希望你们都能在大是大非面前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一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





级中学放学潮，穿过广场走向捷运车站的高中生们看着这不同往日的场景，惊叹连连。台湾连续几天的阴雨与冷气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暖明亮的太阳与翠蓝干净的蓝天。音乐厅金黄色的琉璃瓦片在太阳照耀下熠熠闪光，与金光灿烂、美妙殊胜的排字图形相互辉映，显得特别庄严神圣。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澳洲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在悉尼市中心举办退党活动，声援八千四百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邪党相关组织，庆祝中国民众的精神觉醒，呼吁更多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走出精神禁锢。


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市中心，集会者打出了“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声援八千四百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邪党”、“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不等于中共”等巨大横幅，摆放着揭露中共罪恶的真相展板。很多游客认真阅读展板，他们了解了真相后，纷纷签名对此表示声援。 


悉尼退党服务中心代表马恒隽先生表示：在这里声援八千四百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不是在搞一场政治运动，而是支持人们在精神上的觉醒和道德回归，是秉承着天意而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随之而来的中国人告别中共的浪潮也越来越大，目前达到八千四百万人数。其实大纪元记录下来的“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人数和实际上退出的人数差距是很大的，在中国大陆有许多人，他们找不到退党途径，他要突破网络上来声明，所以很多人在人民币上、墙上、在电线杆上或公开粘贴标语声明退出的人相当多，这样的人还没有统计在内，实际上真实的三退人数要远远的超过八千四百万，无论在中国或世界上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发现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敢于公开谈退党了。中共在人类历史上是最邪恶的一个共产集团，这个集团最后的堡垒也随时都会倒塌，最终都会随着中国人对邪恶的彻底抛弃而灭亡。 


来自中国黑龙江省大庆市的张女士表示，“我的一个朋友是法轮功学员，叫唐丽娟，她有着一个很美满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也算是个中共高官，她本人是我们地区党校的哲学教授。中共打压法轮功后，她丈夫承受不了中共的压力被迫与她离婚，儿子也因修炼法轮功被五次抓进监狱，最后被注射了一种不明药物放回家后尿不出尿，肚子膨胀直至死亡。她本人现在还在流离失所，好好的一个家庭就这样


散了。”她认为，中共是在反中国，反人类。◇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五千多名法轮功学员于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齐聚于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大型排字活动，排出了优美的莲花座与“真善忍”。参加者除了五千多名台湾当地学员之外，还有来自斯里兰卡、澳门、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地区的学员共襄盛举。


这天一早八时不到，二、三十位法轮功学员便已在自由广场上展开工作。他们分成几组，每组二至四人不等，将一张张圆形坐垫依着事先规划的设计图样排妥并贴上同色胶布予以固定。到下午四时左右，圣洁的莲花座图形已经隐约可见。时值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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